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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识字、写字是阅读、写作的基础，是义务教育阶段第一

学段（1～2 年级）的教学重点，是整个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 2011 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在“总体目标与内容”中规定，学生要学会汉语拼音，能说

普通话，认识 3500 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

字，并有一定的速度。 因此，识字、写字教学是教师依据教学

计划，借助相关知识（拼音字母、造字法、工具书）帮助学生有

效地积累生涯发展必需的字词，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字的

情感，激励学生从书写中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过程。 ①

一方面，识字、写字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的重要工具。 它

既是语文学习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课程的重要工具。另一

方面，汉字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西安半坡遗址

中出土的距今五六千年的彩陶上就出现了简单的符号，到

3000 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汉字了。 而且，汉

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表意文字，在形体上独具特色，关于

汉字形体的构造，传统有“六书”之说。 班固《汉书·艺文志》

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

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意思是说，从汉代以

前开始，学生 8 岁进入小学，周官便教他们识字。 其中，形声

字占到 90%以上，汉字表意的成分占到很大的比重。 因此，

在汉字教学中，通过其一点一横、一撇一捺、一折一提之间，

都可窥见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精彩， 它不仅仅是记录汉语的

书写符号系统，而且承载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二

兰州市铁路一小孙海芳老师在识字教学方面独具特

色。 在其新著《这些字，那些事》的开篇就谈道：“不得不承

认，汉字是有温度的。 她像一幅画，从细节处讲述着远古走

来的记忆；她像一首诗，喃喃自语般地诉说着与自己有关的

印记；她更像一位博学多识的老人，用自己厚重的经历，讲

述着被我们日渐忽略着的过往。 ”②语文教学同样是有温度

的， 语文的文化意蕴和内涵吸引着学生对其进行创造性的

理解和表达，这里既有着情感能力的涵养过程，又包含着思

维的历练过程，并通过个性化的言语实践，实现学生主体个

性的发展。

总体来看，孙海芳老师的识字写字教学是充满灵性的。

这种灵性，一方面来自于汉字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还

来自于教学活动对学生创造力的激发。 通过语文教学的温

度，让学生感知和理解汉字的温度，在生动、有趣、有意味的

语文教学当中，实现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一）在历史文化场域中理解汉字

对于识字教学，我们不仅要注重汉字的实用功能，同时

也应渗透汉字的文化意蕴。 孙海芳老师认为：“将汉字简单

工具化，是如今教学中最常见的形式。 横撇竖捺间，多是一

遍两遍的书写，少了汉字本身的解读。”③语文识字教学并非

空谈历史文化， 而是要充分结合低年级小学生的认知水平

和身心特点，在具体的识字教学中，恰切地引导学生感受、

理解和体悟汉字的内涵。

例如，陈浩然同学为“温”字画了一幅画：在一个陶罐状

的器皿里盛着半缸水，在太阳的照耀下，冉冉蒸发。 这是陈

浩然眼中的直观的“温”字，是非常具有个性特点的、仅仅属

于他想象中的“温”字。我们看到，画面上既有暖暖的当空的

“日”，又有冉冉升空的“水”（水汽），还有作为容器的“皿”，

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了一个独具个性的“‘温’字写意图”。

再例如讲到“福”字，一些学生容易将偏旁“礻”和“衤”

混淆，孙老师就从“福”字字形的源头讲起：“‘福’是一个会

汉字的温度

———从孙海芳老师的识字教学谈起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在语文识字教学中，汉字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本文结合孙海芳老师的识字教学

活动，探讨了识字教学所应具有的理想境界，即在一定《这些字，那些事》语文知识情境中，通过学生与汉字的对话，提升学生

创造性的言语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在汉字的文化精神浸润中，回归有温度的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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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字。 甲骨文的左上边是一个酒樽（酉），下边是一双手，右

上方是‘示’部，意思是端着酒樽祭献以求福。 ”因此，凡是跟

“祭祀”有关的汉字都从“礻”的。 “福”的意思是“求福”，也

就应该从“礻”。 至此，学生误写为“衤”字旁的情况就大为

减少了。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 对小学生而言不仅仅是一个个

符号，在孩子的眼中，汉字如同一个个能呼吸、会说话、会思

维的朋友。故而，引导学生结合汉字的历史文化情境来识字

的方法，往往给教学带来许多意外的收获。 因此，孙海芳老

师的教学才能够由“梨”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由“钟”到“古寺枕空山，楼上昏钟静”，由“祖”到“一脉

相承”的祖辈们的精神的浸润等。 对于教学来讲，展示在学

生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符号，更是一种有情感、

有故事、有传说、有温度的文化和历史，使得学生们在与这

些有温度的历史和文化的交流对话中， 建构和生成对汉字

的理解。

（二）在当下的生活体验中走进汉字

汉字的温度不但表现在其所具有的悠久历史文化内涵

上，还表现在对于学习者当下生活体验的关怀。从哲学释义

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文本理解的过程，是作为“此在”的

人在传统、历史和世界的经验中认识和感知的过程，进而形

成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④对语文识字

教学而言，结合真实的生活经验开展教学，能够让学生在生

活经验当中建构起对于汉字的独特理解。因而，如果说关注

汉字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教学的纵向延伸的话， 那么关注生

活的当下和经验是教学的横向拓展。

例如，讲到“梨”，就不得不讲兰州特有的软儿梨；讲到

“窗”，就联系兰州匠人们手下独特的窗户造型；讲到“船”，

就延伸到兰州黄河滩上特有的羊皮筏子……学生们透过羊

皮筏子这种古老而简朴的水上工具， 能够感知到不止是作

为历史物象的交通工具的意义， 更有着对于先辈们坚忍不

拔的精神的想象； 在当今钢筋混凝土的整齐划一的城市格

局中，引导学生们欣赏兰州匠人们的独具智慧的“窗”，已然

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的象征；从软儿梨的传说故事中，学生们

可以更深地体会到兰州地方特有的饮食风俗。 如果从课程

理论的角度来讲， 这些知识或常识在教学当中形成了一种

特有的地方性课程， 让学生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为直观和

形象的认识和理解，从“梨”到“船”，这些汉字在学生经验世

界的当下，渗透着浓厚的乡情和韵味。

关注当下，不但体现在对于家乡物什的关注，还体现在

对于家乡语言的敏感。 例如，孙老师发现，兰州方言里频繁

出现“立马悬蹄”的成语，并由此猜想祖先们骑马放牧的生

活。 “立马悬蹄”与当今时代的生活早已隔绝，但方言里的词

汇却世代流传了下来。这种猜测，既可以看作一种对语言的

文学想象， 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科学方法。 又

如，在教学中由“刀”字到“刃”，再到兰州方言里特有的比喻

说法 “卷了刃”：“一场大雨让兰州夏日的酷暑卷了刃”———

将方言表现魅力展露无遗。正如孙老师所言：“作为教者，首

要敏感，敏感于事，敏感于细节，才能将理所当然的忽略变

成触手可得的知识。 ”⑤

（三）在创造性教学情境中体悟汉字

语文教学的核心是创设语文知识的情境， 将语文知识

的积淀与思维能力、言语能力、审美能力的历练紧密结合在

一起。而“每周一字”活动，正是一种创造性的以具体的汉字

为基础的语文知识情境。

“每周一字”，是指学生从所学的生字中，根据自己的兴

趣选出一个字，发挥想象对其进行描绘。 例如“马”字，潘怡

霖同学为这个字画了一匹美丽的骏马，在“字里行间”中写

道：“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春风得意马蹄

疾， 一夜看尽长安花”、“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

催”。 在“字字珠玑”中写道：“马到成功、单枪匹马、人仰马

翻、车水马龙、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汗马功劳……”又例如，

巍瑀曦同学为“年”字作了一幅画，画面是一扇门上贴着一

幅红色的对联：“人寿年丰福永存，风和日丽春常驻。 ”通过

这幅作品，我们既可以看到巍瑀曦同学对于“年”的理解，具

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即每到过年之时，家家户户“总把

新桃换旧符”；而且“对对子”本身也是传统语文教育的重要

内容。 我国古代，入学后学生要练习“属对”，也即“对对子”。

如蔡元培在回忆其所受的旧教育时就谈道：“对句之法，不

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

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 ”⑥

巍瑀曦同学的书写，也是对对联这种形式的一种初步认识。

这样的例子，在孙海芳老师的课堂上不胜枚举，正所谓

“立足汉字，创设情境”。 通过学生对于“汉字的想象”，既积

累了语文知识，又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言语能力和审美

能力。 这些正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之所在。 如伽达默尔所言，

语言的根本特点在于能够表达出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 ⑦

因此，语文的学习更需要我们打破僵死的抽象概念，而进入

活生生的情境中，在交流和对话中，不断构建“不在场”的意

义和价值；通过师生的想象和对话，真正进入和参与到汉字

丰厚的文化境界中，从而实现教学的价值和目的。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孙海芳老师的识字、写字教

学过程蕴涵着浓厚的文化意蕴， 这里既包含纵向的对于历

史文化的挖掘， 同时也包涵着横向的地方性知识及经验的

体悟感知，并且通过创造性的语文知识情境的设置，引导学

生在识字写字当中欣赏、发现并且创造汉字之美。

这种创造性的教学活动在孙老师的课堂上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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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第四单元有一则寓言故事《我

要的是葫芦》，故事本身浅显易懂，如果老师一味局限于文

章的教育意义讲解，教学将变得索然无味。 面对这种情况，

孙老师提出“只讲为什么，不讲是什么”，让学生从自己知道

的关于葫芦的知识谈起。 ⑧

有学生说道：“它是藤类植物，类似的植物
还有牵牛花、地雷花。”
有人说：“葫芦小的时候是绿色的，全身长

满了白毛毛，摸上去扎扎的，被人摸过的葫芦
就再也长不大了。”
有人说，“有个动画片《葫芦兄弟》，一年级

的时候，下了雨不上体育课，我们就可以看
了。”

对此，用孙老师的话来说：“引导学生用自己质朴、灵性

的语言来描述印象里这些可爱的植物精灵，借以训练语言；

还可以引导孩子们用他们超乎大人想象的思维说说自己知

道的相关知识，从而拓展思维；更可以将我自己知道的那点

关于葫芦的内容夹杂着自己的感受向孩子们娓娓道来。 ”⑨

从释义学的哲学观念出发， 教学的过程就是追寻意义

的过程。汉字的教学过程，是在一个共时性的符号系统当中

实现对于汉字意义的追寻。 这个系统就包括了汉字背后不

在场的历史文化、师生的生活经验、课堂相互激发的对话环

境等。 “因为不存在先在的结论和固定的答案，那些假设、偏

见、历史解释从中不断得到新的解释，对话也具有更大的开

放性和启发性。对话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⑩汉字的教学

过程也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活动，学生们在这个

过程当中既形成对于客观语文知识的理解， 同时也形成了

对自我素养和精神的重新建构，正所谓“主客一体、一心二

门”，实现了视界的融合。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历史理解的真

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语文识字教学不是让学

生理解既定的、科学的、历时性的汉字知识，而是理解教学

对话关系中生成性的、共时性的汉字所蕴涵的价值。

从学习心理的角度来看， 语言学习的过程总是在 “语

文-文化” 的结构符号当中实现的。 现代语言学家韩礼德

（M. A. K. Halliday）基于他的“以语言为核心的学习理论”提

出，当孩子学习语言时，他们并不是仅仅参与到一种学习的

类型中，而是在于学习的基础模式本身。人类学习的基本的

区别特征在于产生意义（making meaning），也是符号学的过

程（semiotic process）；人类符号学的原型是语言，当学习个

体发生语言行为的同时，个体的学习行为也就发生了。 輥輯訛从

最为具体的层面来说，语言不仅是由句子组成，更是由文本

（text）或者以人际交流为目的的有意义的对话环境组成。 这

种语言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结构， 它赋予参与者以预

知可能相互理解的功能。 輥輰訛

语文教学的根本，在于对于学生创造性的言语能力、思

维能力、审美能力的激发。 通过想象、创造、对话实现创造性

的语文教学活动，这不独是识字教学的理想境界，这也是语

文教学的理想境界。 正如《学记》所言：“善待问者如撞钟，叩

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

声。”輥輱訛好的教学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学

习者与历史文化的对话中、与个体经验体悟的对话中、与老

师同伴的交流对话中，形成春风化雨般的境界。

王阳明说，教育如同“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輥輲訛教育就好

比春风细雨滋润花木一样， 顺着孩子们的天性并使其身心

愉快，则能够使其蓬勃发展，否则就会枯萎衰败。 汉字是有

温度的， 强调的是汉字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符号

价值，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内涵。正是基于这种

思想，孙海芳老师的语文教学，不是征服，不是占有，而是感

染，是熏陶；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是在汉字的文化精神

浸润中，重新拾回教育和汉字的“诗意的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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